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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旻⽼师｜《翻译⽯门坎系列资料的历程与感悟》 

 

晚上好！很荣幸能有这样⼀个机会来和⼤家分享⼀下《在未知的中国》和《塞缪尔·柏格理》这

两本书的来龙去脉，以及我在翻译过程当中的⼀些感悟。最后我还会简单介绍⼀下柏格理在⽯门

坎的同⼯。 

 

提到《在未知的中国》，⾸先就要讲到我的⽗亲，我的⽗亲叫东⼈达。上个世纪 80 年代，我⽗亲

在当时的毕节师专任教。有⼀次，学校图书馆处理旧书，我⽗亲花五⽑钱买了⼀本，那本书⾥有

关于柏格理的记载，对柏格理的评价很⾼。他当时便产⽣疑惑，他想：“既然说传教⼠都是侵略中

国的先锋，那么柏格理为什么会受到⼈们的尊敬和爱戴呢？”既然⼼⾥有了疑惑，于是他便找机会，

在 1987 年的暑假期间，带学⽣去⽯门坎做社会调查。他带着三个学⽣坐着拉煤的车晃了⼀整天，

那时的⽯门坎还不通电，四个⼈⽤半盆⽔洗脸，夜⾥睡觉的时候，风吹着⽯块⼉在房顶上滚来滚

去，条件艰苦的令⼈难以想像。我⽗亲就想，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不管是有神论者还是⽆

神论者，得需要多⼤的勇⽓和奉献精神，才能长期在这样艰苦的地⽅坚持下去，以⾄于后来我⽗

亲经常说，凡是能去到⽯门坎的⼈都很了不起。那次在⽯门坎，我⽗亲亲⼿拂去了溯源碑残⽚上

的灰尘，也许正是从那时起，他就拿定了主意，要尽⾃⼰的全⼒去揭开那⼀段尘封的历史。后来

在他的余⽣⾥，我⽗亲从未间断过对这个课题的研究，并且他还把懵懵懂懂的我带进了这个领域。 

 

第⼀步，我⽗亲设法在英国的报纸上刊登了寻⼈启事，寻找当事⼈及其后代，并逐渐联系上了当

年曾在贵州传过福⾳的英国传教⼠张绍乔、张继乔、⽢铎理，还有柏格理的⼩⼉⼦欧内斯特等⼈。

1989 年 1 ⽉，他得到了张绍乔赠予的柏格理⽇记，并翻译出⼀章刊登在 1990 年的毕节师专学报上。

刊登出来之后，从⽯门坎⾛出来的苗族同胞杨忠德、杨忠信看见了，就联系我⽗亲，并请他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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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的相关资料。我⽗亲不负重托，⽤了⼋年的时间找到了《中国历险记》、《苗族纪实》、

《在未知的中国》、《⽯门坎与花苗》、《在云的那⼀边》、《柏格理⽇记》。他又拜托张绍乔

和张继乔写了其⽗母在⽯门坎的简单经历。我⽗亲带着我翻译这些资料，前后⽤了⼗⼏年的时间，

最终于 2002 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在未知的中国》。 

 

下⾯讲⼀下我和⽯门坎的故事。阿信让我分享的时候，我说不知道题⽬该怎么定，阿信就和我开

玩笑，他说：“你讲的题⽬就叫＇我被柏格理害惨啦！＇”，他还打了个感叹号。其实我回想⼀下这

些年的经历，他开玩笑的那个题⽬似乎也不⽆道理。我从⼗来岁的时候开始读《柏格理⽇记》，

到如今都快 30 年了。刚开始只是单纯地帮我⽗亲⼲活，后来翻译出版了《在未知的中国》，还有

点⼩开⼼。等这本书出版之后，我爸爸把它寄到英国，然后张继乔牧师——他是驻⽯门坎的最后

⼀任牧师，他似乎看到了希望，把我当作了历史传承⼈，当时写了好多封信过来。 

 

那个时候很感兴趣，也有点⼩成就，很开⼼。然后再到后来又经历了很多事情，就很厌倦，有⼀

段时间就⾮常想摆脱柏格理。但也就正是在那段时间，是翻译这本传记《塞缪尔·柏格理》的时

候。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感觉⼀定要把这本书翻译出来，翻译出版出来才⾏，感觉⾃⼰

似乎是上辈⼦⽋了柏格理的。 

 

翻译修改这本书的期间，在贵阳唐亚平⽼师的带领下，又拍了纪录⽚《百年⽯门坎》。那期间的

过程，我总是想把这些事情赶快弄结束，结束了以后的话就永远摆脱他。结果等这本书出版完之

后，这个⽚⼦拍完之后，我发现⾃⼰其实是彻底摆脱不了了。然后⾃⼰的⼼态也彻底改变了，也

不想摆脱了，我想这可能是有两个⽅⾯的原因，第⼀就是我在翻译过程当中所得到的感动，第⼆

就是书出版以后读者给我带来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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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在想，我这⼀⽣竟然是由两个英国⼈来决定的。第⼀个⼈⾃然是柏格理，第⼆个⼈是解

放之前，在贵州威宁传教的英国传教⼠⽢铎理的⼥⼉艾丽森。我⽗亲在英国打⼴告的时候找到了

⽢铎理，他就和我⽗亲⼀直保持联系，但⼤概是我在读⾼中期间，⽢铎理去世了。她的⼥⼉艾丽

森根据她⽗亲的通讯录，给我⽗亲写了⼀封信，那封信，她的字迹⾮常潦草，我爸爸当时没有看

懂。那个时候我也还⼩，这封信就⼀直搁着，⼀直搁到我上⼤学。我⼤学学的是英语专业，⼤概

是在⼤⼆的时候，我爸爸把这封信拿给我，他说：“你如果能看懂的话，你就给她回⼀封信吧。”我

看懂了这封信，我给艾丽森回了⼀封信，跟她说“很抱歉，我爸爸当时没有看明⽩，但是我知道你

⽗亲去世了，很难过。” 然后，艾丽森，她是⼀个⾮常热⼼的⼈，她也是当时所有传教⼠后代当中

唯⼀，我所知道研究这段历史的⼈。我记得很清楚，她接连给我回了三封信，从那时我开始认识

她，然后成了她的忘年交。 

1995 年，⽯门坎第⼀次允许外国⼈进⼊的时候，艾丽森和张绍乔的⼥⼉海伦，她们就去了⽯门坎。

2000 年的时候，她又要去⽯门坎，她联系的是中国社科院的⽯茂明⽼师。⽯茂明⽼师是因为要做

沈红⽼师的⼀个助学项⽬，所以要去⽯门坎。我呢，作为艾丽森的翻译，2000 年的时候，我们⼀

起去了⽯门坎。那是我第⼀次去⽯门坎，给我的印象⾮常深刻，也就是那⼀次去⽯门坎，改变了

我的⼈⽣。 

 

我当初是学的英语专业，⾃⼰对历史又⽐较感兴趣。我最初对⾃⼰的⼈⽣设定是学好英语，学好

历史，然后做⼀个英⽂导游，带着外国⼈到处去游⼭玩⽔。可是 2000 年，我⼤学毕业的那⼀年，

我和艾丽森去⽯门坎，经过了那次在⽯门坎的经历之后，我彻底改变了我的想法。 

 

我们是从威宁出发去⽯门坎，那时候从威宁到⽯门坎要⾛⼀整天，车⼦特别颠簸，到傍晚的时候

才来到⽯门坎。送我们去⽯门坎的是县政府的⼯作⼈员，他们送到了之后没有停留，饭都不吃，

马上就⾛了。然后我们在⽯门坎⼀起待了⼗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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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到⽯门坎吃的东西，我记得⼤概都是⼀些⽩⽔煮的⼟⾖、⾖⾓，有盐有辣椒都已经算

⽐较好了，后⾯⼏天在⽯门坎的农户家庭⾛访的时候，好⼀点的家庭，煮⼟⾖的时候放⼀点盐巴，

那就已经条件很好了。我记得还有很多家⾥断粮也没有吃的。我还去了⿇风村，那时候⿇风村⾥

还有四个病⼈在犯病，我们当时去⿇风村的时候就很难找到向导给我们带路，最后还是负责管理

⿇风村的那个副乡长带我们去的。之前很积极地带我们去各地的所有的⼈，都回避了。⿇风村，

还有那些⿇风病⼈，他们当时的情况给我的印象⾮常深刻，那也是我第⼀次看到⿇风病⼈，看到

他们残疾的⼿、残疾的腿，也知道那个时候政府⼀个⽉就给他们 26 块钱。我当时问：“26 块钱，那

怎么能够你们吃呢，你们⼿脚残疾又没有劳动⼒，不够的话怎么办？” 他们当时就说：“没有办法

的话就爬到昭通去讨⼜”，就是爬到昭通去要饭。 

 

除了⿇风村之外，在我的去过的地⽅，最贫穷的地⽅就是新营。后来卞淑美⽼师，她们的新中⼩

学就是指新营和中寨。当时那个新营特别贫穷，那些房⼦特别破旧，特别悲惨。这些贫穷给我带

来的震撼⾮常的⼤，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贫穷的地⽅。当然也有特别美好的回忆，虽然也是跟贫

穷有关，我在那个年丰村的苏科寨记忆就⾮常深刻，就是在苏科寨带给了我很多感动，改变了我

的想法。 

 

我记得我们刚到苏科寨的时候，⾸先跑来迎接我们的是⼀⼤群狗，叫得地动⼭摇的，然后我们到

了廖登海的家⾥，他们家是苏科寨的唯⼀⼀户彝族⼈家。他们家应该是什么都没有，我看他们借

来了⾯条煮给我们吃，⾛的时候有⼈送我们，我背了⼀个包。他们送我们的⼈先帮我背着那个包，

所以我也没在意，送了很远的⼀段路程，他们要回去了，她把那个包给我，我当时就震惊了，因

为那满满的⼀包都是煮熟的鸡蛋，还是热的。当时⼼⾥特别感动，也特别不忍⼼，我感觉他们是

把全寨⼦的鸡蛋全部都拿给我们了。当时他们还有⼈脱下⾝上的裙⼦送给了艾丽森，送给我们鞋

垫。我就在想我们⼤部分⼈是因为⾃⼰有了很多东西给别⼈⼀点点，但是这⾥的苗族、彝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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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都没有，他们借来东西也要给你。那种热情，那种善良，那种淳朴，真的让我很感动。

我们⾛的时候，他们站在村⼜唱着歌送我们。⼭路很弯曲，我们⾛到了很远，但是回头还可以看

到他们的村⼜，看到他们还在那⾥站着。我们⾛的时候，他们唱歌。当时歌声⼀响起，我的⼼⾥

就流泪了。我想我⼀定要想办法帮做⼀点点事情，我也帮不了什么，⾄少如果说我能帮苗族培养

⼀个⼤学⽣出来，我就很开⼼了。这是当时定下的⼀个⼩⽬标。 

 

后来⽯门坎的贫穷和这⾥⼈的热情淳朴，再加上历史上柏格理他们的那些事迹。这⼀整个震撼了

我，然后也感动了我，我就开始重新做⾃⼰的⼈⽣规划。但当时很年轻很茫然，不知道⾃⼰要做

什么，后来就想那要不先去中央民族⼤学，到那⾥去看，看了就知道该做什么。这就是我考到北

京来读研究⽣的原因，所以⽯门坎真的改变了我的命运，柏格理和艾丽森，他们是我命运当中起

决定性作⽤的⼈。 

 

在⽯门坎，还经历了其它的⼀些事情，⽐⽅说那边的路很难⾛，我们去看杨雅各的那个墓回来的

时候，那个路是很窄很窄的⼭路，下⾯就是悬崖，只能侧着⾝，背靠着⼭挪过去，根本就不敢往

下看。另外，在⽯门坎待了那么多天，也就⼗来天吧，我的两个⼤脚拇指头全部是被磕掉了，长

了⼀年才长出来。 

  

所有的这些我很感动，因为当时的那种艰苦就是我此⽣很难想象的。然后，我在想，这已经是柏

格理到⽯门坎的⼀百年之后了，那⼀百年之前⽯门坎是个什么样⼦？那种艰⾟、那种不容易，又

是⼀个什么样⼦？后来我也经常去⽯门坎周边，甚⾄更远⼀些地⽅的寨⼦，在那些地⽅，⾛路的

话，真的是，你穿那种⾬鞋⼀脚踩进去，往往是脚拔出来了，那个鞋还在泥⾥。后来我翻译这个

传记的时候，我也看到柏格理他们有时候⾛的那个⼭路泥巴都能齐腰深，所以当时他们的那种艰

苦更是⽆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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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到《塞缪尔·柏格理》这本书，是艾丽森 98 年寄给我的。她当时认识我之后，就把这本书的

英⽂原著寄给了我，但那个时候我还在翻译《在未知的中国》。⽽且她寄给我的复印件当中也有

⼀些缺页，所以⼀直也没有开始翻译。⼀直等到后来 2011 年，张道惠是和柏格理⼀起开创⽯门坎

传教中⼼的英国传教⼠，他的孙⼦来到中国访问⽯门坎。他回英国之后，把这本书的电⼦版也发

给我们，另外我告诉他的缺页，他又拍照⽚发给我，把所有的图⽚又扫描发给我，然后我们开始

启动翻译《塞缪尔.柏格理》这本书。 

 

这本书因为是涉及到宗教，涉及到民族，所以通过国家宗教局和国家民委的审读，审读就持续了

两年的时间。后来又反复修改，我又去昭通、昆明、彝良、⽯门坎、威宁这些地⽅考察地名，阿

信特地去了⼤凉⼭帮我考察地名，最终在⽯门坎基⾦会的⼤⼒⽀持之下，在很多朋友们的⼤⼒⽀

持下，才得以出版。所以在这⾥我特别感谢所有为这本书付出过的⼈。也特别感谢这本书的所有

的读者，因为很多读者都让我很感动。前⼏天才有⼀个⼗⼏岁的⼩姑娘，她说她已经读这本书读

了有好⼏遍了。有这些读者和这些感动，让我觉得我翻译这些书真的是很值得。但翻译这本书我

也是很⽤⼼地在翻译，我觉得这也是我对得起⾃⼰的良⼼的⼀本书。在这⾥顺顺便提⼀句，就是

所有的读者，如果你们读书当中看到错误，请告诉我。以后等条件允许，如果这个书可以再版的

话，我会把这些错误全部改正，谢谢⼤家！ 

 

上⾯是翻译这些资料的历程，下⾯讲⼀下我翻译这本传记的⼀些感悟。 

 

关于这本书的感悟，我今天只想分享两个⽅⾯。第⼀个⽅⾯就是柏格理他们传教之艰难，通过这

本书，我感觉到柏格理他们真正正是冒着⽣命危险，⽤⽣命在传福⾳。第⼆部分，我是想分享⼀

下我的感悟，是我⾃⼰对柏格理的品性，我的总结，我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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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格理，他们这⼀辈⼦特别不容易，他们传教特别艰难，艰难地超乎⼈们的想象。在这⼀点我想

提及四个⽅⾯，因为这四个⽅⾯都是涉及到他们⽣命的，涉及到⽣命的，都会让他们冒⽣命的危

险。 

 

第⼀部分就是，柏格理⼀世清贫，他第⼀个不容易就是穷，他⼀⽣都特别缺钱，⼩时候家⾥就很

穷，也就是因为家⾥穷，所以他数学天分那么⾼，他也放弃了上⼤学的机会。等他们来到中国之

后，他这⼀⽣也都在四处呼吁，在各⽅寻找，在找各种机会筹集资⾦，想奉献给中国西南的传教

事业。他们来到中国传教之后，资⾦和⼈⼿都严重不⾜，这是困扰柏格理⼀⽣的难题。 

 

最开始开创苗族传教事业的时候，传教团根本就没有这⽅⾯的资⾦，柏格理等于是先上车后买票。

最开始的时候，开创苗族传教事业，⼤部分都是苗族⼈⾃⼰奉献的。到后来修建⽯门坎学校，创

制苗⽂，翻译苗⽂圣经的资⾦都源⾃于柏格理申请的阿⾟顿基⾦，最后柏格理感染伤寒去世最直

接的原因，也是因为经费的问题。 

 

1915 年那个时候，英国的传教委员会命令柏格理，必须要削减传教团在⽯门坎这边的经费，柏格

理没有办法，就解雇了在学校⾥为学⽣们做饭的汉族厨师，⽽是让其他的苗族⽼师去找了⼀个苗

族妇⼥过来做饭。但就是那个苗族妇⼥有伤寒，她给男⽣做饭，把这个病带到了学校⾥，然后感

染了王树德，柏格理又照顾王树德，⾃⼰也感染了。王树德是因为他当时刚打了疫苗，他去照顾

学⽣⽽感染的。柏格理最终由于常年的过度劳累，⾝体过度虚弱，没能扛过这次伤寒病⽽去世。 

 

第⼆个艰难就是蓄意谋杀。柏格理在中国的时候，很多⼈都想暗杀柏格理。最严重的那次就是

1907 年 4 ⽉ 8 ⽇那天夜⾥，柏格理惨遭毒打，差点丧命。另外的话还有很多⼈很多时候都想杀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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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1906 年 6 ⽉底柏格理传教途中，他们有⼈放⽕，故意想放⽕，想烧死柏格理和张道惠。义和团

的时候，还有⼈把恐吓信贴到他们传教团驻地的⼤门⼉上，说要杀死他们，还有⼀次也是暗杀。 

 

那⼀次暗杀柏格理是晚上的时候，柏格理他们在开会，和基督徒们、信徒们开完会以后，柏格理

和王先⽣送这些信徒出门。出门的时候，王先⽣跟柏格理去关门，然后柏格理先⾛了⼀步，王先

⽣继续在那⼉关门，⾛到院⼦⾥⼀个⾮常⿊暗的地⽅。柏格理哼着歌⼉就过去了，但是他不知道

那⼉藏了⼀个刺客。柏格理后⾯也很奇怪，为什么刺客没有向他动⼿，他后来说，可能是他⾛到

那⼉的时候，那个刺客还没有准备好，但后⾯那个王先⽣路过的时候，刺客就动⼿了，刺杀了那

个王先⽣。不过王先⽣因为当时感冒穿得很多，因此他的感冒救了他⼀命，所以没有成功，他最

后活下来，但是这个刺杀也是很危险。还有⼀次就是柏格理去⼤凉⼭的途中，他要渡江，渡江的

时候他们想害柏格理。他们想在渡江的时候制造船只失事，但当时柏格理很幸运的就是，龙云在

他的船上。他们想杀柏格理，但是他们很忌讳、很害怕龙云。因为龙云如果去世以后的话，他们

会有很⼤的⿇烦，他们本来计划想让龙云坐后⾯⼀条船，不要跟柏格理同乘，结果龙云没有，他

跟柏格理同乘，所以救了柏格理⼀命。 

 

第三个危险就是疾病，他们从英国过来，过度⾟劳，并且⽔⼟不服，柏格理和传教⼠们都饱受着

疾病的折磨。之前阿信也讲过了，圣经基督教教会第三批来华传教⼠当中的卡特，刚到中国就病

死在安庆，当时还在学汉语的时候。第⼀批来华传教⼠当中的索恩，1891 年也病死在昭通。万斯

通也是受疾病的折磨，不得不回英国去。早在 1890 年 26 岁的柏格理，在东川的时候就有犯病，他

⾃⼰有记述。柏格理记述到：“我去理发，就在理发师折腾我的时候，我的⽼⽑病又犯了，过了⼀

会⼉，我清醒过来，发现⾃⼰正躺在泥⼟地板上，我拼命的想，刚才到底发⽣了什么事情，我浑

⾝被汗湿透了，这样的情景让我⾮常害怕。我在中国的内陆深处昏倒了，厚着脸⽪⽤汉语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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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很痛。”这是柏格理的⾝体在向他发出不可以长期过度劳累的警⽰，然⽽，⾃那以后，类似

的突发疾病却伴随了他⼀⽣。 

 

传教过程当中，第四个危险是⼭⾼路险。柏格理刚到中国的时候，在前往云南的途中，就在长江

三峡遇险翻船，差点⼉就丢了性命。还有这本书第 52 页到第 53 页，他有⼀次写他在云南过河的时

候。“就这样，凭借⼀根绳索越过河中的激流划到对岸去，对我们两个⽽⾔都没有丝毫的诱惑⼒。

椅⼦往这边划过来了，我们必须拿主意。如果我们要把福⾳带给这⾥的民众，就不能被⼀只⽊船

或⼀条摇摇晃晃危险的绳索打垮。椅⼦到了，管溜索的男⼦说：'请上去吧＇。我把双腿放进座位，

⼼⼀下⼦吊在嗓⼦眼⼉上，他们又拿来⼀条粗绳⼦把我固定在椅⼦上，以免我在滑到中途的时候，

头晕⽬眩，控制不住。我⽤双⼿死死地抓住吊着椅⼦的⼤⽊环，双眼紧闭荡了出去，下降，下降，

再下降。然后停住，我就在⼀英⾥长的礁⽯、漩涡和激流上摇摇晃晃。我害怕得根本就不敢低头

往下看，直到绳⼦⼀紧，我知道他们开始把我往对岸拉了。⼏秒钟过后我安全地站在了对岸的岩

⽯上，想想刚才⾃⼰怕成那副样⼦，也是有点好笑。“ 

 

上⾯是他和索恩⼀次⽤溜索过河的经历，但这种路途当中的危险，其实充满了柏格理的⼈⽣。柏

格理和埃⽶去结婚的路上，得知索恩死亡的消息，柏格理就赶去昭通帮忙。在那期间他患了严重

的疟疾，好了之后，他和埃⽶继续往重庆结婚。但是那个时候他⾝体就不好了，他们就雇了⼀顶

轿⼦，柏格理描述到，路特别难⾛，他们在很多地⽅遇险。⽐如：当遇到急转弯的时候，⽽路只

有 60 厘⽶宽，⼀个轿夫在这头，⼀个轿夫在那头，轿⼦就悬空了，在悬崖上摇摆，⼀失⾜就会丢

掉性命。在路途中有⼀次，我印象⽐较深刻、⽐较好玩⼉的事情就是他们在⼀次在威宁传教的途

中，过⼀条特别弯曲的河。柏格理说弯曲到，他们⼀路上得过这条河 60 次，我不知道这个 60 次是

确切的数字呢，还是⼀个夸张的概述，但是过河的时候，⽔流特别湍急。钟焕然是⼀个本地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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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他害怕柏格理会被⽔冲⾛，就让学⽣抓着柏格理的辫⼦，但是柏格理不服⽓，他拼命地往前

⾛。这样负责抓他辫⼦的学⽣就被柏格理拖着⾛了，所有的⼈都被柏格理逗乐了。 

 

上⾯讲的这四点就是柏格理传教之艰难的：⼀世清贫，蓄意谋杀，疾病缠⾝和⼭⾼路险。我认为

这四种艰难，对于柏格理⽽⾔是最不容易的，因为这些都会直接危及他的⽣命。其它的那些⽅⾯，

⽐如说⽂化差异、汉语汉字很难学、⼤⼈骂他洋⿁⼦、⼩孩⼉向他扔⽯头、他睡在猪圈上⾯或者

是⽜圈旁边；睡觉的时候睡在地板上，半夜下了⾬，屋⼦漏了，他得起来挪铺盖，或者是⼀整晚

上的跟跳蚤打仗。这些虽然是很艰苦，但没有危及到⽣命，⽐我前⾯提及的那些反⽽好多了。 

 

柏格理传教很艰难，让我很揪⼼，但是他的⼈品很⾼尚，又让我特别感动。对他的品性我也做了

⼀个简单的总结，分享给⼤家。 

 

⾸先，第⼀点，他是⼀位⾮常虔诚的基督徒。这个⽆需多⾔，因为他⼀⽣都在传福⾳，他⼈⽣的

唯⼀的⽬标就是要为上帝赢得更多的⼦民，在这个传记的第 46 页，柏格理有这样⼀段话，我念给

⼤家。柏格理说：“我曾经在会议上许下诺⾔，我们将要让数千个灵魂皈依，特别提醒⼀下，这是

我的肺腑之⾔，有⼈可能会说‘他是⼀个傻⽠’，那就让他们说去吧，我们定要让数千⼈皈依。‘他会

变成⼀个疯⼦’，任由他，我们定要让数千⼈皈依。‘他太年轻，过于狂热’，是的，荣耀归于上帝，

我就是这样的，我们定要让数千⼈皈依。” 我想柏格理⽣前可能没有想到，其实他死后仍在传福⾳，

如果说他能在天有灵，知道远到⼀百年后，他仍然在影响着很多⼈的话，我相信他⼀定会⾮常欣

慰、⾮常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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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点，就是柏格理的善良。柏格理特别善良，他⼀⽣都活在爱⾥，他⼀⽣都在爱别⼈，他爱⿇

风病⼈，爱⼩孩⼦。他爱⼩孩⼦，有⼀段画⾯我记得特别温馨，有⼀个苗族⼩⼥孩⼉叫韩梅，威

宁的，住在距离长海⼦ 50 多英⾥的寨⼦⾥。柏格理正在韩梅家的⽕堆边烤⼲双脚，⼩姑娘进来了，

伸出柔软、温暖的双臂，搂住柏格理的脖⼦，在他的⽿边悄悄地讲述她的全部秘密，然后她还伙

同⾃⼰的⼩朋友哄骗她的⽼师吹⼜琴。其实看到这段的时候，我的⼼⾥还是有⼀点嫉妒，因为我

⾃⼰也经常去苗族寨⼦⾥，也有苗族⼩姑娘喜欢黏着我，但是从来还没有哪⼀个苗族⼩姑娘能双

⼿搂着我的脖⼦在我的⽿边讲悄悄话。这种情况我都没有遇到，但柏格理能做到这⼀步。我觉得

他的善良，他的爱，我们就从这个这么简单的⼀个动作当中就可以看出来了。 

 

在这本书的第三卷第⼀章的最后⼀段，格⾥斯特是这样写的，我念⼀下给⼤家听：“ 柏格理在⼀封

信中提到，有⼀次，他在旅途中和⼀位失去妻⼦的医⽣结伴同⾏。这位医⽣向柏格理描述了他和

孩⼦在扬⼦江上遇难的往事。⼩孩⼉沉到江底，⽗亲已经完全绝望，忽然看见孩⼦又被江⽔冲了

上来，医⽣竭尽全⼒的抢救他，控⼲了孩⼦肺⾥的⽔，做了⼈⼯呼吸，却依然看不见任何⽣命迹

象。此刻⼀位站在旁边的中国妇⼥，抱起了没有⽣命的躯体，解开上⾐，把孩⼦捂在⾃⼰的胸⼜

上，并⽤她的外套把⼩孩裹住，⼩孩听见她的⼼跳竟然苏醒了，最后毫发⽆伤地回到⽗亲⾝边。

妇⼈对⼩孩⼉的拯救，就好⽐柏格理为穷苦的苗族⼈所做的⼀切。他把苗族揽⼊怀中，把⾃⼰的

精神信仰分享给他们，让他们感到温暖，并由此觉醒。如果没有这样的温暖，那部落⾥的⼈，即

便是眼睛⾥闪烁着对新⽣活的渴望，也⽆法让⾃⼰的民族再次振兴。” 

 

这⼀段让我特别感动，因为我觉得柏格理正如格⾥斯特写的那样，他就像那个妇⼥，穷苦的苗族

⼈对于他来说其实可以说是毫不相⼲、也不认识的路⼈⼀样，但是他把苗族揽⼊怀中，给了他们

温暖，带领他们觉醒。柏格理的孙⼦，也就是他的⼩⼉⼦欧内斯特的⼉⼦斯蒂芬，他跟我讲过，

他说，柏格理就好⽐圣经⾥的好撒玛利亚⼈，有⼈被强盗剥了⾐服打得半死，祭司路过了，利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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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路过了，没有⼈管他。只有那个好撒玛利亚⼈给他包裹伤⼜，带他到店⾥救治。柏格理正是

这样⽆私地爱护着、温暖着苗族，引领他们信主，带领他们的民族振兴。以⾄于在他的带领下，

⽯门坎那⼀带的苗族被称为西南苗族⽂化的最⾼区，是“海外天国”。那个时候写信的话，从国外寄

封信过来，下⾯只要写上“中国⽯门坎”就可以收到。 

 

柏格理的第三个品性就是正直。不但正直，⽽且还⾮常耿直，耿直到⾃⼰最后在教会⾥⼏乎没有

朋友，除了邰慕廉和王树德之外。我们从这个书⾥⾯也有很多事例可以讲，可以看到柏格理的正

直。⽐⽅说有⼀次柏格理在传教途中下⾬，他被迫躲进了⼀间茶馆，书⾥是这样写的：“旁边是⼀

张赌桌，我⼀直看着，愤怒的热⾎都要燃起来，两个男⼈显然勾结好了，正打着如意算盘，想诈

骗⼏个男孩⼉的铜钱，我⼀直厌恶地盯着他们，最后实在压不住怒⽕，⾛过去毫不留情地骂了他

们⼀顿。 各阶层的⼈都沉溺于赌博，从⼩孩⼦到⽼⼈。‘’所以我觉得柏格理这种品性真的是很值得

珍惜。哪怕是现在，估计也没有⼏个⼈能做到他这样，看到旁边在实施诈骗，他压制不住怒⽕，

过去就能把那些骗⼦骂⼀顿。 

 

这本书的后⾯还讲了⼀个故事，就是说有⼀个被母亲和继⽗养⼤的年轻⼈，当时他的同母异⽗的

弟弟妹妹们都还很⼩，⽽他已经结婚了，在妻⼦的挑唆下霸占了家⾥的房⼦，还⾃私⽆情地把母

亲和继⽗，还有弟妹们都赶了出去。这个不孝⼦让⾃⼰的母亲、继⽗和弟妹们都⽆家可归，只能

寄居在邻居家的马厩⾥。可怜的母亲在马厩⾥⽣下⼀个孩⼦，⽽⼥⼈在别⼈家⽣孩⼦是⼀件很不

光彩的事⼉。没过多久，柏格理来到这个寨⼦，听那位母亲亲⼜讲述亲⾝经历的遭遇和耻辱，同

时柏格理也发现⾃⼰的房东也曾怂恿不孝的⼉⼦驱逐母亲。他很愤怒，断然拒绝再次睡在这种⼈

的屋檐下，义愤填膺的柏格理找到了那个不孝⼦，狠狠地训斥了他。这⼀点感动我的就是柏格理

的这种爱憎分明。他⾃⼰的那个房东去怂恿过不孝⼦，他就⽴刻搬离了那家。 

 



 13 

第四点，柏格理的品性是他的侠义。这⼀点的话最感动我的那个故事，是这本书的第 335 页和 336

页，柏格理帮助⿇风病⼈⽼王那⼀家。⽼王和他⼉⼦都得了⿇风病，他还有两个⼥⼉，⼤⼥⼉被

感染了，⼩⼥⼉还是好的。柏格理去处理他们家这个事，给⽼王这⼀家建了新房⼦，让那个感染

的⼤⼥⼉照顾⽼王和兄弟，然后把她的那个⼩妹妹送到叔叔家去。把这些处理好，帮助这个⿇风

病⼈这⼀家。但最让我感动的是这样⼀件事，就是⽼王他们搬到新家以后，⽼王他们原来住过的

那个房⼦，有⼀个汉⼈，他贪图便宜，竟然不可思议地要买下那个房⼦。柏格理知道这件事以后，

他就从中插了⼀杠⼦，他的做法是他⾃⼰抢先在那个汉⼈之前买下了⽼王他们原来的⽼房⼦，然

后放了⼀把⽕，把那个房⼦给烧了。这⼀点让我特别感动，因为那个汉⼈应该说是⼀个很贪婪的

⼈，或者说应该不是什么好⼈，否则的话应该做不出这种事情来。可是柏格理竟然为了这样⼀个

⼈宁愿⾃⼰花钱把房⼦买下来烧了，也不要让他感染，他爱世⼈。 

 

他的这种博爱让我很感动。除了他的博爱，还有柏格理的宽恕，也让我⾮常感动。柏格理的胸怀

⼗分宽⼴。他宽恕别⼈，甚⾄可以宽恕图谋杀害⾃⼰的⼈。1907 年 4 ⽉ 8 ⽇，柏格理投宿在苗族寨

⼦杭利⽶的⼀户⼈家。他被这户⼈家出卖，遭到毒打，差点⼉丧命。那个时候，在紧要的关头，

是有⼀个穿⽺⽪上⾐的男⼦，伏⾝掩盖住柏格理，救了他的性命，这是 1907 年 4 ⽉ 8 ⽇的事情。

直到 1911 年初柏格理才知道救他的这个⼈叫杨世和。他知道以后马上就回到他被打的那个地⽅去，

找到杨世和去感谢他。但那⼀次，他也见到了出卖他的⼈，但是柏格理在 1911 年 3 ⽉给妻⼦的信

⾥说：“那个苗族叛徒和在杭利⽶打过我的⼈，如今都在读我们的书并信奉了基督， 他们看上去很

真诚，假如有⼀天，上帝会让我为那个出卖我的⼈施洗。”读到这个地⽅，我特别特别感动，因为

柏格理⼼胸宽⼴，竟然还想到愿意为出卖他的⼈施洗。要知道，因为他的出卖，柏格理是差点⼉

被打死的。每次读到这⾥都会让我想起马太福⾳第五章第 44 节⾥，耶稣教导⼈们说 ：“要爱你们的

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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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格理另外⼀个很让我⾃愧不如的品⾏就是勤奋。我们从书中也可以看到，他的⽑笔字写得⾮常

好，⽐我的好多了。柏格理对中国的经典著作都有⾮常深⼊的研究，终其⼀⽣，柏格理都在不断

地读书学习。他读希腊⽂的圣经，研究论语、研究孟⼦，博览群书，涉猎极⼴。在这本传记⾥，

我们总会不时地看到，作者告诉读者说，柏格理在哪⼀个时期读了些什么书，⼀直到柏格理⽣命

的最后⼏个⽉，他都还在读《黄⾦链》、《⼈和宇宙》等书，学习的习惯持续了他的⼀⽣。 

 

前⾯讲的是，我的⽯门坎系列资料翻译的历程和我的⼀些感悟，最后我想简单介绍⼀下柏格理在

⽯门坎的同⼯。 

 

柏格理在⽯门坎最重要的同⼯，前期是张道惠，后期是王树德。我先介绍⼀下张道惠夫妇和他们

的双胞胎⼉⼦。张道惠和他的夫⼈安妮，张道惠从柏格理最早开创⽯门坎传教中⼼的时候，就⼀

直跟随柏格理，帮助柏格理。安妮是 1906 年来到⽯门坎，张道惠夫妇⼀直和柏格理⼀起住在五镑

⼩屋⾥⾯，创建⽯门坎，然后在⽯门坎做⼯。 

 

张道惠的思维⽅式，他所擅长的和柏格理不太⼀样。张道惠擅长做⼀些⼯程⽅⾯，做⼀些很实业

⽅⾯的事情。去过⽯门坎的朋友们都可以看到，⽯门坎还有游泳池的遗迹。其实如果我没记错的

话，那个上⾯的牌⼦上写着是柏格理修的，但那是错误的。游泳池是张道惠夫妇主持⽯门坎⼯作

期间修的。因为，⽯门坎每年夏天涨⽔的时候经常有⼩孩⼦会被淹死，所以他就修游泳池教孩⼦

们游泳。 

 

另外⼀个就是⿇风病院，柏格理⽣前是⼀⼼⼀意地想要帮助⿇风病⼈，但他⽣前没能够建⽴⿇风

病院。这个⼯作是由张道惠来完成的。张道惠，这边要插⼀句，当时教会他们开会的时候，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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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会议中主张修⿇风病院的只有两个⼈。⼀个是张道惠，另外⼀个是格兰丁医⽣。其实格兰丁医

⽣更有⼒度，因为她是⼀个医⽣。格兰丁医⽣在会议当中⾮常坚决，她说不管这个会议同不同意，

她都要修建⿇风病院。然⽽很可惜的就是，会议之后不久，格兰丁医⽣也去世了。但张道惠最终

还是能够实现了，在⽯门坎修建⿇风病院，做成了这件事情。还有就是⽯门坎的孤⼉院，孤⼉院

是有⼀次张道惠在路上看到有⼀群⼈在埋葬⼀个分娩时死去的妇⼥。那个妇⼥⽣孩⼦的时候，母

亲死了，但孩⼦刚⽣下来还在，但那个时候又是饥荒的年代，没有任何家庭愿意照顾这个孤⼉，

所以他们就打算把孩⼦和他死去的妈妈⼀起埋葬掉。张道惠遇到了这个事情，他把那个⼩孩⼉—

—汉族的⼩孩⼉救了下来，给他找了家庭。然后也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他就想着⼀定要修⼀个孤

⼉院。后来他去英国筹款，怀特岛上⼀个主⽇学校的师⽣，他们放弃了⼀次旅⾏，把这些钱捐给

了中国西南这个教会，让张道惠修建了孤⼉院。 

 

张道惠另外⼀个很⼤的贡献就是⼟⾖，⽯门坎、威宁那⼀带的⼟⾖，是张道惠引进去的，他是

1906 年，托传教⼠同⼯从英国带来了⼟⾖的种⼦，他的夫⼈安妮是⼀个农夫的⼥⼉，安妮就跟他

说，你这样做不⾏，⼟⾖都是⽤⼩⼟⾖种出来的，你⽤种⼦来种⼟⾖是很难种的。但是张道惠还

是坚持尝试，他⽤⼟⾖的种⼦第⼀年种出来很⼩很⼩的⼟⾖，第⼆年他又把这些⼩⼟⾖拿来种，

然后第三年，又⽤⼟⾖这样种，后来⼟⾖就在那边流⾏开了，并且在饥荒的时候，成了那边⼈很

重要的⼀种⾷物。 

 

张道惠他的很多⼯程，游泳池、⿇风病院、孤⼉院，还有在⽯门坎种了很多树。现在⽯门坎很多

树其实都是张道惠那时期种出来的。他做这些事，是因为在他主持⽯门坎⼯作期间，⽯门坎发⽣

了两次⼤的饥荒。这两次饥荒他就采⽤以⼯代赈的⽅式，来修建了这些东西，然后修建的⼈，就

可以得到粮⾷，就可以度度过饥荒，这是他做的最主要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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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道惠的夫⼈安妮也是特别热爱苗族⼈，在所有的外国传教⼠当中，安妮的苗语说得是最好的。

⼀群关着门，⼀群苗族⼈在说话，安妮也在其中的话，在外⾯的⼈听不出来，⾥⾯有⼀个外国⼈，

有⼀个⼈的母语不是苗语。还有⼀个就是⽯门坎苗族妇⼥的发型。去过⽯门坎的朋友们可能都会

发现苗族已婚妇⼥，她们头上都别着⼀个梳⼦的那种发型，我第⼀次去⽯门坎的时候，我以为那

是苗族的⼀种古⽼的发型，后来才发现不是，那是安妮经常梳的⼀种发型。 

 

2005 年，⽯门坎教会百年庆典和学校的百年校庆的时候，张道惠的孙⼥⼉克⾥斯汀来到⽯门坎。

那次我也和她⼀起，那次来了很多⼈，克⾥斯汀就站在我旁边。她⾃⼰嘟囔了⼀句，我是⽆意中

听到的，因为我就在站在她旁边。她因为看到漫⼭遍野的苗族妇⼥发型，她说：“哎呀，这都是我

奶奶当时梳的这个发型。” 其实我当时并不相信，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怎么可能？但后来通过不

断地考证，然后我又去了英国，最终真的是可以确定，那就是安妮那种发型。现在⼤花苗已婚妇

⼥的发型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妇⼥的发型。所以这也很让⼈感动，因为⼀个⼈，或者是传教

⼠，不管怎么说，他们竟然把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妇⼥的发型，变成了⼤花苗的民族习惯，现在成

了苗族的这种发型，所以是⼀件很令⼈惊叹的事情。 

 

1926 年，张道惠夫妇回英国休假，休假结束以后，医⽣不准他们来中国，说他们的⾝体状况不可

以再来中国了。安妮很难过，她⼀直哭。但是，再后来他们在⽯门坎长⼤的双胞胎⼉⼦张绍乔和

张继乔，1926 年回英国以后，在英国接受了教育，他们的志向都是要返回中国传教。张绍乔是读

了⼤学，张继乔是读了神学院，他⼀⼼就想去⽯门坎。那个时候是抗⽇战争时期，他来到中国，

他⼀⼼想去⽯门坎，但⼀来到中国就被分派到了上海。后来他被关进了浦东集中营。前段时间我

翻张继乔⽼先⽣给我的信，信⾥边还提到了这段历史。其实他⼀直都有点抱怨那个把他分到上海

去的⼈，另外他还提到了他在集中营的时候，他说：“就是感觉饿，⼀天都是很饿，饥饿的感觉特

别印象深刻。” 这是张继乔，他到中国以后就被关进了集中营，他是 1945 年被放出来，返回英国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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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结婚，然后很快他又申请到中国传教，这次是来到⽯门坎，张继乔他是驻⽯门坎的最后⼀任英

国牧师。 

 

张绍乔，来中国的时间⽐张继乔晚，⽐张继乔第⼀次来中国的时间晚两年。他是 1941 年的时候申

请来中国，这⼀点是让我很感动，也很震撼的，因为，张绍乔是哥哥，那个时候，他的弟弟张继

乔还在集中营⾥。弟弟在战乱的中国被关在集中营⾥，他又申请来中国。这也还好说，我觉得最

让我感动的就是张道惠夫妇，他们两个竟然也同意了。⼀共就这两个⼉⼦，⼀个在战乱的中国被

关在集中营⾥，另⼀个不顾⼀切还要来中国，然后他们竟然同意了，我想这应该是信仰最伟⼤的

⼒量。张绍乔⾮常幸运，他来到中国以后就直接到了威宁，在他的⽗亲张道惠冒着⽣命危险购买

的⼟地上建了教堂和学校。那些⽼建筑现在还在威宁民族中学的旁边，现在还在，残垣断壁，有

⼀个房⼦是已经快不⾏了，快垮了，另外两个还好。 

 

张绍乔和张继乔兄弟⼆⼈在传教的同时，还为苗族⼈做了⼀件事，就是他们两个在这时期搜集了

⼤量的苗族古歌、故事、歌谣，并⽤柏格理苗⽂记录了下来。1949 年的时候，他们把这些资料带

回英国保存并研究了半个世纪，在 90 年代送回了中国。期间他们创造了苗⽂软件，创办了苗⽂⽹

站，把这些资料翻译成英语。现在我们在电脑上可以⽤的苗⽂软件，最初其实是他们在英国请⼈

创建的，他们这⼀⽣都深深地爱着⽯门坎，并时时刻刻牵挂着⽯门坎。 

 

另外⼀个我想介绍的英国传教⼠是王树德。前两天阿信也讲过了，柏格理来中国传教，之后回去

过两次英国度假。第⼀次就带回来了这本传记的作者格⾥斯特。第⼆次他回英国度假，是因为他

被打了，必须得回去疗养，所以他才回去，否则的话，他本是不愿意回英国的。第⼆次回来的时

候带的就是王树德，王树德也学会了苗语，他是柏格理后期⾮常好的助⼿和朋友、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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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德，他个⼈资助了朱焕章、张超伦。朱焕章是⽯门坎的苗族的教育家，张超伦是⽯门坎滇东

北次⽅⾔，就是⼤花苗的第⼆位苗族医学博⼠。他们读书都是王树德个⼈资助出来的。还有就是

1946 年，他那个时候已经调到上海。他也是和张继乔⼀样被关到集中营的。关到集中营以后出来，

教会是补发了他的⼯资。那个时候，朱焕章找到他，给他讲了⽯门坎办中学的困难，他就把补发

的薪⽔⼀共 3 万美元全部捐了出来。当然这 3 万美元，也给西南的各教会分，⽯门坎得了 5000。王

树德终⾝未婚，晚年穷困潦倒。 

 

最后⼤概讲⼀下苗族的本⼟布道员，介绍两位，⼀是吴性纯，他是⽯门坎培养的第⼀位苗族博⼠，

他是进⼊华西协合⼤学深造，1929 年获得博⼠学位。后来他回到⽯门坎担任光华⼩学的校长，并

在⽯门坎建⽴了⼀所 PM 医院，⽤汉语拼⾳就是“平民医院”；⽤苗语就是“彼阿卯”，意思就是“我们

苗族的医院”；英⽂就是“Pollard Memory”，就是“纪念柏格理的医院”。吴性纯也特别注重培养⼈才，

像朱焕章，还有李正⽂，李正⽂是苗族第⼀个进神学院的牧师，神学院培养出来的第⼀个苗族牧

师。还有包括卫⽣、体育事业⽅⾯。 

 

朱焕章也是就读于华西协合⼤学，他在读书期间就编写了《滇黔苗民夜读课本》，帮助⼈们扫盲。

毕业的时候，他拒绝了蒋介⽯为他提供的⼯作，回到⽯门坎，致⼒于苗族教育的发展。1943 年，

在条件⽆⽐艰苦的情况下，创办了西南边疆私⽴⽯门坎初级中学，为⽯门坎教育的发展奉献了⾃

⼰的全部。 

 

还有⼀位是王志明，他是 20 世纪的⼗⼤殉道者之⼀。我们在英国威斯敏斯特教堂的门上都有他的

塑像，他是死于⽂⾰期间。⼀直被关押，政府的⼈威胁他，就说只要你放弃你的信仰就可以放了

你，但是王志明没有放弃他的信仰，他临死的时候⾆头是被搅碎了的，是为了防⽌他呼喊。⽯门

坎不仅仅是这些，包括我们群⾥的李奶奶的爷爷李国钧也就是李约翰、五爷爷李斯提反，还有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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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钟焕然，还有在⽯门坎的汉族⽼师李映三，还有很多很多的⼈……⽯门坎，它是很多传教⼠，

好⼏代⼈共同谱写的⼀个故事，也希望后继者能继续把这个故事谱写下去，我今天就分享这些，

谢谢⼤家！ 

 

（由叶先春姊妹根据东旻⽼师在 2020 年 8 ⽉ 24 ⽇的分享录⾳整理，由张珏姊妹核对） 


